























































































































































的时候，王佳芝犹豫了，To be, or not to be？千钧一发，
她竟然选择了 Not to be。这一切，原著没有，都是编导
天才的补白，包括那场对邝裕明同乡老曹的刺杀。电
影在原著基础上做这样细微的改动既是恰到好处又
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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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结尾有一个细节的改动，虽是细小的改
变，却是特别重要。其微妙之处在于将小说中的王佳
芝和电影里的她剥离开来。小说中，王佳芝在放走易
先生后好不容易坐上面包车，她对车夫说“愚园路”。
而在电影中被改为“福开森路”。福开森路是她与易先
生经常幽会的地方，她选择回到那个地方足见她是抱
着必死的心了。这样一个细节将她决绝的悲剧性格体
现了出来。而小说中的王佳芝选择去愚园路，写道“没
有人知道她会去那个地方”，小说里的王佳芝是想逃，
这样一对比，电影中的王佳芝比小说中的王佳芝性格
要丰富得多。
四、电影叙事手段的运用
《色·戒》首映以来受到争议最大的就是其中七分
钟的性爱场面，有人认为这一部分没有存在的必要，
可以截去。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噱头，只为捞取票
房。其实，性爱场面的刻画在这部电影中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它赤裸裸地展示了王与易怀着各自内心痛苦
和矛盾，在情与欲、灵与肉的碰撞中进行一种歇斯底
里的宣泄。性在张爱玲原著中有着很多暗示，只是她
欲言又止，编剧做了一些补足工作，使之更完整。从很
多细节中可以看出导演与编剧的用心良苦，而非所谓
的“噱头”之说。原著中，张爱玲写道：“每一次和他做
完之后，她便有一种将自己的肮脏被别人冷眼宣泄掉
之后的快慰”[3]。影片中，王与易第一次在一间公寓里
完事后，李安特别捕捉这样一个细节：王佳芝在被摧
残折磨后露出一种奇怪的类似于破罐子破摔后的宣
泄的微笑。而对于易先生而言，影片中又恰到好处地
通过王佳芝的口说：“他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他是活
着的。”一个是心事重重的“美人”，一个在周旋于政
治，“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的男人，表面有很强的控
制欲，内心其实很恐惧。在日本人的酒馆里，影片增进
了一段丰富易先生人物形象的对白：
易先生：别看日本人杀人不眨眼，其实他们心里
很怕，和美国一开打，江河日下，跟着粉墨登场的一帮
人还在荒腔走板的唱戏。
王佳芝：我知道，你要我做你的妓女。
易先生：带你到这里，我比你知道怎样做娼妓。
这段对白，可见易先生内心的清醒，无助，恐慌。
这么微妙的心理，李安借助性爱场面在这种没有任何
掩饰的形式中展现他们心中的矛盾和无助，是非常具
有震撼力的。
而且，电影善于延缓叙事的时间，放慢叙事的节
奏，尽可能层层铺叙，增强戏剧冲突，深化小说主题。与
电影比，小说因为到处运用插叙倒叙的方法，总体看起
来结构很紧凑，但后面情节的反转就显得有点突兀。电
影用两个多小时来阐述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可谓演
绎得从容不迫，尽量做到了尽善尽美。延缓叙事时间有
利于人物心理历程的发展，放慢叙事节奏有利于把王
佳芝自己、易先生和重庆方面诸人进行更细腻的刻画，
从而增强戏剧冲突。就比如买戒指一幕，编剧将这样一
件事拆成订戒指、买戒指两部分，并利用这两件事情的
时间差，从中展现王佳芝的矛盾、痛苦与紧张。在此期
间，重庆方面对王佳芝的“不顾其死活”，要求其无条件
忠诚且缺少人性关怀的举动，与易先生对王佳芝越来
越增加的信任和爱进行对比。通过这样的对比将最后
的剧情反转与冲突推出来，就更加引人入胜了。
影片的拍摄手段也很高明，里面惯常运用“镜子”
来拓展镜头的画面。影片中有三次运用到镜子，这可
能是考虑到影片的性质是文艺类型，叙事空间较为狭
窄的缘故。空间狭小，拍摄的角度与方位比较局促，不
像宏大的场面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入镜。而且影片《色·
戒》所要表达的东西很细腻，选择这样的拍摄手段刚
好可以拓宽表现力。
电影《色·戒》对同名小说的改编可圈可点，里面
有很多超越原著的地方，它深挖了小说的内涵，深沉
地刻画了人物的复杂性，渲染了一种苍凉悲哀的气氛，
将观众引入“佳境”。片尾有一情节令人印象深刻：王佳
芝放走易先生后，丢魂似的漫无目地在街道上彷徨，她
坐上面包车，神情恍惚，看着车头的风车。车夫问道：
“回家？”她一愣：“哎。”这貌似有意无意的一问着实很
悲情，风车是童年单纯的象征，是温情的象征，然而，对
王佳芝而言她哪有家？父亲不要她，舅母冷落她，同学
轻视她，而她与易先生大概很快就要生死陌路了。影片
通过这样一段情节凸显了张爱玲女性历史观中“女性
悲剧命运”这个主题。而王佳芝有点忸怩的回答“哎”将
她日常本应有的平易、善良、单纯的小女人情怀毫不掩
饰地展示出来。是的，她本应是个普通的小女人，应该
坐在电影院里看她的《月夜情歌》，她本就不是个能承
担“美人计”的特工。她不是荆柯，只是阴差阳错地被推
上了舞台，她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沉溺于当女
主角的虚荣，喜欢在舞台上受瞩目”，她不过是一个被
历史无情吞没掉的人，被牺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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